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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来娓娓

空间原色
尖尖小荷

情怀少年驿站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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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成长

子曰:里仁为美。 美，不仅指外在的美，
还指内心的仁。

———题记
三年级， 一个从初小转为高小的过度

期。三年级的时候，老师会毫不留情地把你
孩提时代的纯真打破， 让你开始认识这个
世界，告诉你岁月不都是诗情画意。刚刚知
道“社会”这个词的我们，放学时一阵风似
地往家跑，生怕被人跟踪。

那天, 下着小雨。 我的心情也像个雨
天，打着伞，一个人默默地走到家门口，一
摸书包，糟了，没有钥匙。我急了，连忙翻口
袋和裤兜，还是没有。这时我才想起来是前
一天晚上随手一扔，扔在了书桌上，早上赶
着上学又走得太匆忙忘了拿。

怎么办？ 去妈妈办公室吗？ 不行，雨太
大了。我望了一眼邻居那扇灰色的门，一种
意识在我的心中萌生了。

我最后一次摸了摸家的门把手， 反锁
了，打不开。我鼓足勇气向那扇灰色的门走
去，“他们会接纳我吗？ ”我犹豫了，那扇灰
色的门像一张狰狞的脸， 训斥着我为什么

没有带钥匙，风夹着雨呼呼地吹着，仿佛
也在嘲笑我的冒失。

就在我踌躇不前的时候，灰色的门“吱
呀”一声开了，里面透出温馨的灯光，门前
是一张美丽的笑脸。

“没带钥匙吗？ 来这里歇着吧，等下给
你妈妈打电话。 ”声音平和而温暖。 接着她
把我领到客厅，让我先做作业。我的心里顿
时充满感激之情，但又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毕竟只是三年级，作业并不多，但每天
要做的习题本还在家里，正着急。一旁的她
细心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轻盈地走到我身
边：“你妈妈工作忙，要过一会才能回来。 ”
我本想说谢谢， 结果她说：“早听说你在学
网球、学写毛笔字还要学跳舞、游泳，累不
累？”我点点头。这时我才注意到她，妈妈的
同事，已退休在家的邻家阿姨：大概 60 多
岁吧， 一头齐耳的头发白多黑少， 五官端
正，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眼睛弯弯
的很好看。正凝神，门外响起了妈妈熟悉的
脚步声，我收拾好东西，回家了。

那以后，那扇灰色的门变得熟悉了，门

开时， 我常常收到不是一杯大果粒酸奶就
是一支冰淇淋。 而我的回报是每逢新年送
上一幅亲手写的春联， 阿姨总是高高兴兴
地贴在门上。

后来阿姨搬家了， 邻居的门改为厚厚
的防盗门，漂亮、冰冷。 我们和邻居间多了
些客气和隔阂，我也变得谨慎了，出门前总
是习惯性地摸摸钥匙。

即使这样，每次望着那张门，总想起那
个雨天，那扇灰门，那个美丽的笑脸。

如果有一天你没带钥匙，请到我家来，
让我们一起等候。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邻居、
同学、 老师人人都闪现着一张张美丽的笑
脸，世界是多么美好。

长大后我明白了，所谓“里仁为美”便
是邻居给我的那张笑脸， 在当时幼小的我
心里为美丽做了最好的诠释。之后，每每看
到需要帮助的人， 我总会尽已之力伸出援
手。在自己心里筑一道仁爱的温暖之处，与
人为善，心中充满爱，世界便随之美好。

那扇灰门，那张美丽的笑脸
母亲在收拾着我小时候的东西，突

然间惊叫起来：“这是你什么时候画的？
画得真不错。 ”

她手里的是一幅素描， 纸的边缘有
些发黄，因为没有妥善保管，所以上面的
线条有些晕开的痕迹。 这是一幅素描静
物，上面的罐子似乎有些眼熟。 我凑上去
看了看，回忆如潮水般涌来，记忆里那间
画室浮现眼前，并不十分大的空间，吵吵
闹闹的孩子们和一张张或成熟或稚嫩的
画作，以及老师温柔的脸。

温柔的女老师姓田， 总是披着一头
如瀑青丝，鼻子上架着副黑框眼镜，颇有
些文艺气质，让人很容易沉静下来。 到现
在我想起那些旧时光，心头仍然盈满温馨。

小学时代，我的暑假总在这间画室度过。夏天，画
室内永远 16度的空调， 与外界毒辣的骄阳形成鲜明
的对比。 在这个清凉世界里，我们似乎涂鸦了很多作
品：人物、景物、素描、速写、想象画、简笔画……画室
里两小时的时光我们必须要完成一副“作品”才能离
开。 老师的讲评也总如窗外的阳光热情穿透难以拒
绝，我们每天都带着大功告成的成就感回家。

那种美好的感觉终身难忘，这就是“熏陶”吧！ 虽
然记忆已有些惘然。

而架着黑框眼镜的田老师，在我记忆中总在指导
我们画画时，轻轻拉开她画架旁的窗帘，映着外面明
晃晃的阳光在作一副油画。 她画的是什么？ 我已经记
不清了，她画了多少遍了，我也全然记不清了。只记得
那明晃晃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的身上， 格外耀眼，
格外温和，连空气中浮动的灰尘都变得明亮起来。

有孩子们的地方永远不会寂寞，完成“大作”的时
刻，往往就是最喧嚣的时刻。清凉世界沸腾了，而田老
师依旧安安静静，透过黑框眼镜，静静地看着我们，当
我偶尔与她目光相遇时，她便微微一笑。

她是多么温柔的人，却总被我们这群熊孩子烦得
无可奈何。 所有的安静被打破后，各种穷形竞相涌现
了：削笔找她，调颜料找她，甚至明明没有什么事也会

“田老师田老师”喊个不停。 而她总是有求必应，总能
听到她亲切的声音：来啦来啦。

后面还有什么情景？ 我似乎也忘了，孩子们的无
序天性在这里毫无阻拦地发挥出来。画室常常出现这
样神奇的景象：“苗苗哪儿去了？你们谁去找找？”话音
刚落，熊孩子们一窝蜂跑下了楼，原本热闹的画室瞬
间一个人都不剩，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人接二连三
跑回来。 而每次说好当天完成的画作也是一拖再拖，
交不了了。 田老师会生气吗？ 黑框眼镜后面的光芒证
明她生气了，可是，并没能震慑住我们这群熊孩子。

回想起这些片段，说不愧疚是假的，而更多的，是
怀念。 我与悉心教导我们的田老师，与当年一起学画
的小伙伴，一个个都失去了联系。 童年的回忆渐行渐
远，我也记不清他们的样子了，记忆中只有些许与田
老师有关的情景已然定格。

又是一年夏天过去了，而我也好久没有拿起素描
铅笔。 看着妈妈找出来的那幅素描，我郑重地将它收
在了柜子里。

漫漫人生路上，总可以从一些看似老旧的人或物
中，找到一生所珍视的记忆片段，那便是被定格的记
忆，永不忘却。

指导老师：刘海涛

朋友想养仓鼠， 她说看着仓鼠萌萌的样
子，让人觉得世界特别美好。

我默默回忆起我曾经养过的几只仓鼠
……

我是在小学时的一个夏天养的仓鼠，那
时想养宠物很久了，但是妈妈一直不同意。 那
个夏天， 妈妈好不容易同意我养了两只小仓
鼠，小仓鼠很活泼，每天在笼子里用来玩耍的
转盘上跑个不停。 一天上午，住在对门的阿姨
来敲门，手里拿着一个很小很小的玻璃笼子，
里面的木屑满得几乎要溢出来了， 阿姨说别
人给了她一只小仓鼠，但是她不太会养，想把
她那只送给我，让我一起养着。

我非常开心地接受了这个新成员， 我戴
着医用的橡胶手套把那只新来的小仓鼠轻轻
地放到了我的大笼子里， 那只小仓鼠不怎么
动，有点累的样子。“应该是不熟悉新环境吧，
过几天就好了，总之有了新朋友，它一定会很
开心的。 ”我一个人幻想着。

原以为仓鼠们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始，不
料第二天就出了事。 那天早上，妈妈发现有一
只小仓鼠不动了，我马上跑过去，木屑堆里一
只小仓鼠仰面向上，僵硬地伸着爪子，我根本
不知道是哪一只小仓鼠出了意外， 因为我还
没有分清楚每只仓鼠对应的名字和样子，看
着那只僵硬的小仓鼠，想把它拿起来看看，可
又不太敢。 我只得捧起了边上一只活泼的仓
鼠，问，“是不是你把它咬死了？ ”小仓鼠在我
手上扭来扭去，我用手轻轻动它的肚子，有一
点生气，更多的是失望和难过，为什么会死一
只呢？ 死得那么狰狞恐怖。 妈妈在一旁说着，

“不会是狂犬病吧， 叫你别养， 现在怎么办
……”我原本就乱七八糟的大脑更乱了，可就
在这时候，手里的小仓鼠咬了我一口，我吓了

一大跳，慌忙地把它放回了笼子。 还好有橡胶
手套保护， 我的手没有破皮， 只是有一个牙
印， 可是这一咬几乎让我的大脑主机失去了
控制。 想着仓鼠要是真的有狂犬病，然后又咬
了我， 那么我也会生病……看着那只死去的
小仓鼠，我的心里只剩下恐惧。

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成了我记忆里黑暗
的阴影。 当时，妈妈叫我赶紧把仓鼠扔了，我
不同意， 她提议可以把仓鼠的笼子放在停车
场门卫亭的后面， 既不会弄到家里还可以通
风透气，我想了一下，同意了。 我往小仓鼠的
笼子里放了很多食物， 然后把笼子放在了门
卫亭靠着围墙的间隙里。

过了一天，两天，我一直不敢去看看小仓
鼠，我害怕它们都因为狂犬病死在了笼子里。

粮食是足够的， 天气又不冷， 它们没有死的
话，可以好好生活一段时间，我安慰着自己，
好让良心稍微过得去一点。

六月的天娃娃的脸，一场大雨突然降下，
雨水虽然没有秋冬的寒意，但打得人生疼。 夜
里，我担心起小仓鼠们，门卫亭的屋檐是否能
够保护他们， 湿热的气息会不会让它们喘不
过气来……可我就是不敢去看它们， 那时的
年纪不敢想象死亡的画面， 可不去看看它们
似乎是另一种更加残忍的行为。

于是，暴雨过后，我假装路过了那里。 可
是，笼子不见了……

笼子呢？ 我找不到任何线索，这件疑案一
直困惑着我，恍惚间已过去多年。

后来有人跟我说，仓鼠轻轻地咬你，是一
种爱的表现，这使我更加内疚了……

它们淋到了那场雨吗？ 总之，我被淋得遍
体鳞伤。 那几只不知所踪的仓鼠也从此住在
了我的心里。

周末，我欢欢喜喜地跟着妈妈出门。让我
如此兴奋的不是去逛商场， 吸引我的是那藏
在繁华商业街区的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于我，似乎有一股魔力，我拉着
妈妈飞快地走着。 上次看的什么来着？ 哦，对
了，是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王妃黑叶猴》。不会
卖光了吧？上次可还有一大垛。当时还没看完
就走了， 丹顶佛怎么才能帮助它的儿子躲过
一次次谋杀？ 它怎么才能重新夺回生存的根
本……

刚到书店门口，我就迫不及待地往里冲，
可是， 我并没有发现那一抹令我念念不忘的
蓝绿色。 咯噔，我的心凉了半截。 不甘心地在

周围书架找了一遍又一遍，仍然没能找到那本朝思暮想
的书。 我委屈地看着妈妈，心里失望极了，随手拿起另一
本书索然无味地翻着，可脑袋里想的还是黑叶猴！ 突然，
妈妈悄悄地朝我走来，递给我一本书。 我抬头一看：哇！
《王妃黑叶猴》。 我急不可耐地打开书，如饥似渴地读了
起来。

不知不觉中翻到了最后一页，可我的思维却依旧停
留在森林深处那黑叶猴的世界里， 呆愣着看着封底，回
想着云雾猴群中的勾心斗角，回忆着丹顶佛争夺王妃的
过程。 我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半晌才缓过神来，原来是妈
妈在叫我：“语宸，看完了吗？ 回家了。 ”我轻轻地恳求：

“就回去吗？我还想看别的书。”“午饭时间都过了，下次
再来。 ”

我耷拉着脑袋， 恋恋不舍地再望了一眼这书的海
洋，才缓缓地跟着妈妈离开。 我边走边想：下一次来，我
一定要在这儿泡上一整天。

周末，爸爸带我们踏上了回老家的路，回去看望爷爷奶奶。
车子驶入村道，就是爷爷常年挂在嘴边的那条通向外面世界的

小路。 脑海中浮现 5 年前的画面：十多公里的路坑坑洼洼，崎岖不
平； 叮当牌拖拉机上坡都会吐着长长的黑烟使出吃奶的劲儿，“砰
砰”地将泥泞的路面犁出两道深深的辙印，顽皮的小鸭子在路边的
小泥水坑中戏耍……

如今已不是 5年前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眼前这蜿蜒规整的水
泥路。 一群小麻雀在路边觅食，等到我们的车开得很近才灵巧地一
哄而散，仿佛在展示它们完美的飞行技术。小路穿过茂密的树林，雨
后的阳光被两边的卫士严严实实地阻挡在外面，给我们留下清爽的
荫凉。 一座座精致的小楼房旁一张张开心满足的笑容从车窗划过。
最熟悉的那条清澈小溪，依然微笑着欢迎我们回家。

路边原来成堆的废弃塑料袋、猪牛粪不见了，令人恶心的垃圾
山消失了，空气中刺鼻的焚烧秸秆柴火的味道没有了，取而代之的
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舒爽。 我向爸爸寻求答案，他笑而不语。 仔细观
察，路边似乎多了很多绿色的大垃圾桶，偶尔还有穿着橘红色衣服
的阿姨拿着个大铁钳在收集垃圾。

前边路面上挂着两条横幅———“要想富， 先修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像是一块指路牌提醒了我，也为这曲折前行的家乡指
引了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指导老师：曾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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